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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差异及其

对粮食生产和生态的影响

孔祥斌, 张凤荣
( 中国农业大学 , 北京 100094)

摘 要 : 土地利用通过改变陆地表面形态和土地利用强度对全球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产生了重要影响 , 在满足

人类物质需求和保证生态多功能方面进行有效权衡是全球科学家关注的问题。中国处在快速的经济发展转变过程

中 , 研究中国的土地利用变化对于全球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变化将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从中国不同经济发展阶

段的农户特征出发 , 率先提出了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的四个阶段 , 分析了四个阶段的土地利用特征及其对于粮食生

产和生态安全的影响。在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水平下 , 中国农户存在“物质生存型”、“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型”、“利

润最大化”和“景观效用最大化”四个阶段。在“物质生存型”阶段 , 农户土地利用满足家庭物质消费需求 , 土地利用

集约化程度低 , 粮食安全水平低 , 农地的多功能得到发挥 ; 在第二个阶段 ,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

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集约度化程度提高 , 农地的生产功能不断得到强化 , 农地的其他功能不断弱化 , 此时的粮食生

产接近粮食的技术生产水平 , 却是中国目前粮食安全的保障 ;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利润最大化”阶段 , 农户土地利用

转型以效益为核心 , 耕地粮食水平与耕地的技术生产水平差异巨大 , 但是耕地的生产潜力最大 , 通过土地产权制度

创新 , 可以实现耕地生产能力 , 耕地的生产功能强化 , 而耕地的其他功能弱化 ;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景观效用最大

化”阶段 ,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以发挥农地的多功能为主 , 而弱化了其生产功能。由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存在

的长期性 , 农户的四种类型将长期存在 , 根据农户土地利用阶段性特征 , 进行农户土地利用预期转型特征 , 制定既

可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 又可以保障全球生态安全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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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 , 国际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不断深入 , 越来

越多的学者关注土地利用变化与全球气候变化之

间的相互关系[2,3], 土地利用变化通过转变土地利用

方式或者施加一定强度的影响 , 通过如林地开垦为

耕地、耕地的集约化利用导致了一系列的生态问

题。比如农业土地集约利用增加了大气中二氧化碳

的排放浓度[4,5],过量的氮肥施用导致面源污染, 过度

的水资源消耗导致了区域水资源循环[6,7]。在落后区

域, 开垦边际土地用于作物生产等一系列的方式 ,

改变了地球的表面 [12~14], 影响了生态系统的物质循

环过程, 世界范围的科学家进行广泛的研究。在明

确了农业土地利用的益处和缺点基础之上 , 越来越

多的学者将社会学、政治学 , 社会经济耦合等研究

方法应用到农业土地利用变化研究中 [9~11], 在这些

方面取得了越来越多的成绩。由于中国是一个巨大

的发展中国家 , 在国家快速转型阶段下 , 中国的农

用地资源利用对于全球的生态环境都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许多研究人员从自己的研究领域开展了深

入的研究, 特别是利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的原理 , 分

析中国的农业用地的变化 [15~22], 在这个方面也取得

了显著的进展。但在研究中还缺乏对中国农地资源

利用主体- 农户的深刻认识, 缺乏对这个利用主体

的深入研究 , 从而对中国目前的农业土地利用问

题, 缺乏更加明确的判断。本文试图从中国农户土

地利用目标预期出发 , 基于目前经济发展差异梯

度 , 对中国的农户土地利用预期、土地利用方式及

效应进行分析, 以丰富中国农地资源利用变化的研

究, 为分析农业土地利用变化提供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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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预期的四个阶段

及其特征

2.1 关于对农户土地利用预期阶段划分的假设

由于中国区域自然条件差异性和经济发展水

平的差异性, 在参考有关农户行为学的基础上[23~25],

首先确定进行相关分析的假设条件。根据中国目前

农户行为特征、经济发展水平以及农户劳动力机会

成本变化和中国土地产权的特征, 提出农户划分的

假设条件。

( 1) 农户劳动力机会成本假设

农户经济的特点是把将个人偏好融入不完备

的市场里[26]。在经济发展水平很低的阶段, 没有外在

劳动力市场 , 只有自己雇佣自己( 第一阶段) ; 在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的阶段, 存在劳动力市场但是农户

数量受限( 第二阶段 I) ; 在经济水平很高的阶段, 存

在完备的劳动力市场 , 农户可以自由买卖劳动力

( 第三和第四) , 通过假设完备劳动力市场 , 效用最

大化农户其土地利用决策可以被当作利润最大化

来研究, 这是有关农户著作中最重要的一个观点[27]。

在我们的研究中, 假设农户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与区

域的经济发展水平是一个线性关系 , 既经济发展水

平越高, 农民劳动力的就会成本就越高( 表 1) 。

表 1 中国农户土地利用预期四个阶段

Tab.1 The four land use model based on the household objectives in China

( 2) 全国统一农产品和粮食市场的假设

为了保障中国的粮食安全, 中国的粮食和农业

生产资料是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流通 , 农户可以在市

场上自由购买化肥等农资产品也可以自由出售粮

食产品, 并且这些产品在全国形成一个统一的开放

市场, 这是本文进行分析的第二个假设条件。

2.2“物质生存型”的土地利用阶段

在“物质生存型”土地利用预期阶段 , 农户土地

利用主体处于“自然人”阶段。这个阶段是一种极端

假设 , 即没有劳动力市场存在 , 农户土地利用预期

以满足主要家庭消费为主要特征, 最大限度的获取

土地生产的生物量, 将籽粒满足家庭消费需求 , 作

物生产的秸秆等物作为能源进行消费阶段。在这个

过程中 , 是以物质和能量的小循环为主 , 没有经济

学上利润的概念, 其经济学特征是家庭生物需求与

劳动力劳动量之间的一个均衡阶段特征。

在物质生存的土地利用目标下 , 农户土地投入

的目标是劳动力最小化, 这意味着超过这个水平的

劳动是没有价值的, 固定的投入和唯一不变的决策

变量是农户劳动力, 农民的选择余地很小。农户的

产出必须和家庭消费相平衡 , 如果单位的土地产量

增加 , 则会减少土地开发数量 ; 如果家庭的消费得

不到满足, 则需要扩大耕地数量, 开发边际土地。

2.3 物质生存与利润优化阶段

在这个阶段 , 农户土地利用行为人介于“自然

人”与“经济人”之间 , 土地利用预期徘徊在满足家

庭消费需要和利润增加的过程中 , 是农户土地利用

最为复杂的一种状态 , 目前 , 在中国大多数农户土

地利用处于这种状态。

家庭消费限制大的农户首先就是进行粮食生

产以满足家庭消费, 在满足家庭消费之后进行以利

润为导向的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如果农户的家庭人

口多, 劳动力机会成本低, 则农户就会转向“物质生

存型阶段”, 将土地用于种植粮食作物 , 并且可能不

断进行开垦荒地和草地等未利用地资源; 如果劳动

力成为限制因素 , 劳动力机会成本增加 , 农户的家

庭消费可以通过市场得到满足, 则农户的土地利用

转向利润“最大化阶段”; 如果土地规模受到限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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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农户就会提高土地的利用强度, 增加土地的投入

强度, 在满足家庭消费的基础上, 利用边际土地 , 同

时增加土地的投入强度; 如果技术选择受到限制 ,

农户会选择低成本的技术, 在高技术成本压力下 ,

农户的土地利用就会转向依赖习惯进行 , 而排斥这

种技术。此阶段宏观表现为 : 人均 GDP 进一步增

加 , 农户生产性资产与劳动力之比增加 , 农户的土

地利用目标由劳动均衡向边际投入产出均衡转化 ,

从而导致土地利用主体行为方式发生变化。

2.4 利润最大化阶段

如果农户从对生物能量需求中解放出来 , 农户

的土地利用行为特征就表现为按照劳动力、土地和

资金、技术进行要素匹配进行物质的生产 , 成为经

济学上的“经济人”。作为一个理性经济人 , 其进行

土地利用的目的就是要产生更高的价值 , 严格按照

经济学要求选择土地利用方式 , 按照所谓边际投入

和边际产出进行土地利用方式和投入强度的选择。

这个时期最为主要的特征就是要在权衡土地规模、

技术、劳动力和资金的边际变化过程及其替代过

程。此时的宏观经济阶段特征是 GDP 水平进一步

提高 , 劳动力机会成本随着人均 GDP 的增加而增

加 , 农户寻求的是利润最大化阶段 , 要素替代进一

步提高, 对于土地利用方式选择和土地投入强度完

全取决于获利能力。

2.5 景观效用化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的第四个阶段, 就是当物质和经

济需求得到满足的阶段下, 农户土地利用预期转向

了以满足精神需求为主要的阶段。农户对于土地利

用预期就是提供丰富农地景观的需求 , 农地的景观

功能得到发挥的阶段。对于土地利用 , 更加关注的

是农地资源的良好景观 , 重视土地利用方式的协

调 , 注重产量、景观和周围环境的阶段(图 1)。这个

图 1 四种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土地利用方式图

Fig.1 The four land use types based on the four household types in China

a.物质生存型阶段 b.物质生存与利润优化阶段

c.利润最大化阶段 d.景观效用最大化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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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宏观表现为区域的经济水平不断提高 , 农户

的物质和经济需求能够得到良好的满足 , 更加关注

的是农地的生态、景观和文化传承的功能。

3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变化对粮食

生产的影响

基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的差异及其劳动力机

会成本和全国农产品市场统一的假定, 形成关于农

户土地利用对粮食生产能力的影响( 图 2 和图 3) 。

3.1 不同阶段农户土地利用对于耕地生产能力的影

响

农户在不同的土地利用预期阶段下 , 对于耕地

粮食生产能力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农户土地利用预

期的第一个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满足物质生存

的阶段, 这个阶段典型的特征就是区域经济水平落

后, 农用地基础水平和农户的土地利用水平较低 ,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就是满足家庭粮食生产需要。图

2、图 3 显示, 按照设定的统一的农用地生产潜力来

看 , 由于技术水平有限 , 农户生产技术水平决定下

的粮食生产能力极为有限, 而农户则努力提高实际

粮食生产水平[28], 努力达到此阶段的技术水平决定

的粮食单产。

第二个阶段, 物质生产和利润优化阶段是在经

济发展水平处于中等程度, 普遍存在的一种农户土

地利用特征。这个阶段的显著特征表现为 , 区域农

用地的基础地力水平和技术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

高( 图3) , 但是技术生产力水平与发达区域的最高

生产力水平还存在一定差异。在此阶段下 , 区域技

图 2 耕地收益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示意图

Fig.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able land produc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图 3 不同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农户生产粮食变化示意图

Fig.3 The different arable land productivity at different economic development phases

术粮食生产水平得到显著提高, 农户的实际土地粮

食生产水平接近技术生产力水平 , 我国中部区域的

粮食主产区的农户的土地利用处于这个阶段。

在第三个阶段, 区域经济水平进一步提高 , 劳

动力的市场得到发展, 劳动力的机会成本提高。在

统一市场的条件下, 如果劳动力机会成本能够满足

家庭粮食消费需求, 增加的劳动力机会成本使农户

能够通过调整粮食生产要素进行粮食生产。由于这

个区域土地开发时间长, 土地规模扩大受到限制 ,

农户对于土地利用将最大程度的增加投入 , 追求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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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单位面积物质产出和经济产出作为首要目标 , 导

致区域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 [15,16], 农用地

的生产功能得到最大化。

在这个阶段, 土地资源的基础设施和农业技术

不断进步 , 区域的技术生产水平不断提高 , 可以接

近最大的耕地生产能力上限。农户进行粮食种植的

生产完全按照企业的方式进行, 其对于土地利用就

是权衡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比较 , 如果农户能够按照

生产力要素进行生产, 则农户的粮食生产就能够达

到技术进步所能带来的生产能力。如果土地规模不

能扩大, 农户土地利用表现为降低土地复种指数 ,

降低投入 , 甚至出现撂荒行为 , 导致实际产量与可

达技术生产能力差距加大。目前, 这种现象在我国

的很多发达地区出现的比较普遍 , 在图 3 中就表现

为区域的耕地技术生产力水平很高 , 但是在土地规

模的限制下 , 农户的土地实际生产能力很低 , 粮食

单产水平比发达区域产量水平普遍降低[15]。

3.2 景观效用最大化阶段

农户已经摆脱物质和经济的约束 , 农户的土地

利用目标就是满足自己的景观需要。这个阶段的特

征就是区域经济水平高度发达, 农户土地利用更加

关注的是农地带来的景观需要 , 在土地种植上水

稻、景观植物作物满足精神需求 , 而弱化对耕地生

产功能的需求, 重视对耕地景观功能的需求。在发

达区域, 围绕城市居民需求的景观农业不断得到发

展 , 更加重视的是对景观的需求 , 而对耕地的生产

功能需求不断弱化[29]。

4 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变化对生态

的影响

不同的农户由于所处的阶段不同 , 土地利用预

期不同导致土地的利用方式和集约程度存在显著

差异。根据不同阶段土地利用方式比例及其利用强

度变化, 做出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的土地利用方

式和土地集约程度变化过程的示意图( 图 4) 。根据

农用地的功能特征[28], 做出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

下的农用地功能变化的示意图( 图 5) 。在不同的经

济阶段下 , 农户土地目标预期下变化 , 农用地各种

功能呈现强化、弱化和协调变化的过程差异。

在生存型土地利用预期阶段, 农用土地利用系

统处于图 4 中的土地利用集约程度 , 在此阶段下 ,

农户的土地利用以农地生态系统的自然生态系统

为特征。在此阶段, 人为干预强度角度低, 农地系统

处于自然系统系统状态; 如果现有的农用地利用不

能满足农户家庭需求 , 则农户会增加边际土地利

用 , 开发草地和林地作为农地来源 , 以保障家庭粮

食需求[30]。土地资源的生产功能发挥程度比较低, 而

其他功能显著存在。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第二个阶段, 由于土地规模

的和后备资源的限制, 农户对于土地利用关注的是

产量的提高 , 粮食生产用地的集约度化程度( 图 5)

图 4 不同农户利用阶段土地集约化程度变化图

Fig4. The land use typ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degree at different household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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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最高状态[32], 而农地的其他功能弱化, 由于集约

度度提高, 农户对于土地利用未按照经济上投入和

产出进行生产 , 导致农地中的肥料投入 [8,19], 特别是

化肥用量不断增加, 导致区域的面源污染和温室气

体排放增加[5], 土地资源生产功能被强化 , 其他功能

被弱化。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第三个阶段 , 在土地利用利

润的引导下 , 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 , 粮食投入集约

程度不断降低, 而对于其他种植方式如经济作物和

蔬菜的投入强度在不断提高[33]。由于效益的差异, 在

不同的利用方式上集约化程度存在显著差异。此阶

段 , 土地资源的生产功能不断强化 , 而其他功能不

断降低。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第四个阶段 , 农户追求的是

景观需求最大化。农户土地利用预期更加考虑是景

观等的需求 , 而将生产功能弱化 , 土地的投入集约

度不断降低, 农地资源的多功能得到显现( 图 5) 。

5 结论

( 1) 由于中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时期 , 农户土地

利用目标阶段差异性将长期存在。这四种农户土地

利用形态分布在我国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下。

图中的示意表示: 土地资源的功能包括六种功能 , 即生产功能、净化功能、景观功能、生物多样性、空气净化、土壤固碳、水循环、文化传

承 8 种功能 , 在第一阶段下物质生产功能发挥程度低 , 其他功能程度高 ; 在第二阶段下各种功能同时存在 , 但是生产功能处于主导功

能状态; 在第三阶段下 , 生产功能得到最大程度发挥 , 但是其他的功能不断缺失; 第三阶段下 , 土地资源的各种功能得到平衡。

图 5 不同农户土地利用阶段农业用地功能变化图

Fig.5 The agricultural land diversity change in different household phase

117· ·



地 理 科 学 进 展 2008 年

在经济水平低的落后区域 , 其农户土地利用多

处于第一个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处于物质生存型阶

段; 在经济中等发达区域, 由于土地规模的有限性 ,

农户处于第二阶段, 农户的土地利用将在物质生产

和利润追求上徘徊, 农户土地利用处在显著的产量

与利润优化阶段; 在经济发展水平的发达阶段 , 农

户已经摆脱对物质生产的依赖, 表现为对利润和景

观的更高需求, 其土地利用呈现显著的利润最大化

阶段。

( 2) 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差异对中国的

粮食生产产生巨大影响。由于农户土地利用预期的

差异, 农户土地规模的限制和劳动力机会成本的不

断提高。在经济落后区域, 农户的实际生产能力与

技术生产能力相当 ; 在经济发展的中等阶段 , 农户

的粮食生产水平接近粮食技术生产能力; 在发达水

平阶段, 农户土地利用利润化的倾向导致了粮食生

产实际水平与技术可实现水平的巨大差异 , 但是 ,

由于技术进步和耕地基础设施条件改善 , 技术可实

现水平与土地生产能力接近。

( 3) 由于农户土地利用目标的阶段差异性 , 导

致了农户在土地利用方式和土地集约程度上的巨

大差异。农地资源在不同阶段下具有生产功能、碳

固定功能、空气净化功能、水保持和自净功能以及

景观和文化传承功能。在第一阶段 , 农户的家庭粮

食需求得到满足 , 则农地资源的其他功能可以实

现 , 如果农地资源不能满足其家庭消费 , 则农户会

以增加耕地面积 , 扩大边际土地得到满足 , 而农用

地的其他功能将受到损失; 在农户土地利用的第二

个阶段和第三个阶段 , 农户土地投入强度不断增

加 , 重视的是农地的生产功能 , 特别是在第三个阶

段 , 农地的生产功能得到最大程度提高 , 而农地的

其他功能不断弱化 ; 在到达第四个阶段时 , 农户的

土地利用不再以重视农地的生产功能为主 , 此时农

地资源的多功能得到体现。

(4)由于中国农户土地利用目标阶段性差异长

期存在, 在制定中国的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政策方

面, 必须分析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的农户的土地利

用预期变化, 根据农户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程度 ,

制定符合农户土地利用规律的耕地保护、退耕还林

还草政策和生态建设与保护政策。通过制定科学合

理的政策, 调控农户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土地利用

行为, 将有助于区域的粮食和生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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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ffects of the Household Land Use Objects Change on
the Grain and Ecology in China

KONG Xiangbin, ZHANG Fengrong
(Dept. of Land Resource Science,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94, China)

Abstracts: Land use has effects on grain and ecology security by changing the landscape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all over the world. How to keep a balance between meeting human needs and main-

taining land diversity is the focus of scientists around the world. Great land use change has taken

place in China, which will have great effects on the global grain and ecology security. Many re-

searches about the land use change and the effects have been conducted, but few researchers ana-

lyzed the household land use objective change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household land use objectives ar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and different phases have

different effects on grain and ecology security in China. The four household types include sub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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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ce land use phase, subsistence and profit optimization phase, profit maximization phase and

landscape effect maximization phase. In the first phase, the household land use objective is to gain

the family grain needs, but the technical margin yield is very low, so the household has to expand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change the grass and forest land into cropland. In the second phase, the

household land use objective is to meet family grain needs and will make good use of other lands

to make more profit. They will make good use of the land and improve the intensification. Many

households are at this phase and produce high grain yield, which is the support of grain security

in China. However, the intensification in land use has negative effects on ecology. At the third

phase, the household land use goal is to make money, and farmers will configure the land, labor

and the capital to pursue the highest profit. If the land size is too small, they will decrease the in-

put, but the technical margin yield is high. At the last phase, the household has gone beyond

seeking for the subsistence and the money, and they will use the land according to the landscape

needs. They will decrease the production and input, which leads to the diversity of agricultural

lands.

Key words: household; land use; grain and ecology effects; China

120· ·


